心灵的约定
和自己有一个约定，每周六的下午在图书馆二楼西侧的自习区打开一本书，静静的享受深圳午后轻柔的阳光；如果能在傍晚坐在夕阳西下的桥边静静的思考，感受“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的诗情画意就更美好了！

或许有人说，图书馆是汲取知识的圣地，用来作为休闲放松之地未免可惜。曾几何时，在人潮熙攘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我也是那众多抱着厚厚的专业书籍匆匆忙忙来回的人群中的一员，多少次在寒风凛冽中等待图书馆开门，为的只是在为数不多的自习室找一个座位。北大图书馆古朴、厚重的氛围不由自主的给人一种责任和压力。置身其中，一种敬重之情油然而生。那里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轻松自在地学习阅读，每个人都是如饥似渴地搜寻着、获取着自己需要的知识。
来到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代、飘逸的建筑风格，淡雅、简约的冷灰色调，宽敞、通透的空间概念，所有的一切都给人神清气爽、心静目明的感觉。更深入地接触之后，相对较少的读者，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方便周到的管理服务，甚至随处可见的绿色植物都让人感觉自由自在、温馨如故。
在这里，我可以闲庭信步于琳琅满目的书架之间，也可以恬静闲适地在资源检索区上网冲浪；可以聚精会神地在自习区看书作业，也可以安静怡然地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可以斗志昂扬地在讨论间激烈辩论，也可以悠然自得地坐在桥上独立思考。

在这里，我不会进入阅览区便一头扎进TN、TP等科技图书区，然后抱着搜寻到的图书便匆匆离去，而是可以慢慢的挑选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书。虽然实体馆藏不是那么丰富，但是新书的跟进速度和庞大的电子资源都让我们既跟得上时代的进步，又可以享受数字化的便利。也难怪有人戏称“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电子书就是人类进步的电梯”。年轻的大学城图书馆就是一部成长中的与时俱进的知识电梯。

我也喜欢上在二楼的报刊杂志区阅读新闻关注时事，感受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脉搏，思考青年的责任和使命。偶尔在社会学和哲学、历史和小说区的书架前也能流连忘返一个下午。
从卢梭的《忏悔录》和《社会契约论》到《曾国藩家书》，我看到了不同历史和社会环境条件下，中外的思想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他们所思考的社会与人生问题的不同，这些不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各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从沈复的《浮生六记》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金安平的《合肥四姊妹》，我看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古典美以及在社会激烈变革过程中她们的保守与开放、坚持与改变，这种保守与开放、坚持与改变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代所经历的过程；从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到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我看到了从自由奔放、大礼大争的中华原生文明时代到统一集权、物阜民丰的华夏封建盛世，中华民族对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不懈努力与追求，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不乏血与泪的历史教训，但是这种求思求变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显得那么重要。
不一而足。我发现我不再是那个空闲时间上网游戏娱乐的第一代网民，而是可以安静地坐下来阅读的八零后青年；我不再是那个只关心学习和科研的当代大学生，而是可以进行更多发现与思考的当代青年。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改变？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到大学城图书馆的变化促成了这种转变么？
是，也不完全是。

图书馆在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变化。成长的阅历，思想的成熟，即将踏入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大潮的青年的使命与责任，使心灵变得更加恬适自然，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变得更加积极有担当。这种恬适自然和成熟稳重让我重新认识和利用图书馆，图书馆安静淡雅、温馨自由的氛围和丰富多彩、浩瀚广阔的思想宝库也促成了这种恬适自然和成熟稳重。
在这样一个相辅相成，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我和图书馆有一个约定，在每周六的下午；我和心灵有一个约定，伴我一生随我成长。

